
我 少 年 时 期 在 林 中 小 屋 里 度

过，有人觉得这更适合写童话，就给

予了鼓励。但写童话并不容易，我

在这方面极尽努力，却无法超过《少

年与海》《橘颂》《半岛哈里哈气》《寻

找鱼王》等小说。为什么？其中的

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过多地从“类型

文学”的角度去要求自己，创作力受

到了限制。

真 实 的 情 况 是 ，很 多 作 者 都 觉

得童话好写，无非是让小猫小狗或

其他东西，像人一样对话和想事，比

如遇到了什么妖怪之类的。真正优

秀的童话可不是这样，

它 一 定 有 内 在 的 特 殊

性，有相当多的知识与

技 能 的 要 求 。 好 的 童

话作品孩子痴迷，家长

也感兴趣。拙劣的“童

话”，如果是写动物的，

不 过 是 把 一 个“ 人 ”换

成了一种“动物”而已，

这 不 难 。 要 写 出 只 有

动 物 才 有 的 那 种 单 纯

和 懵 懂 、茫 然 和 天 真 、

自然天成的生命属性，

有 属 于 某 一 种 生 命 的

“物性”，这很难。

不过，也有人认为

只要熟悉动物就能写好

动物，那可不一定。实

际上要写好一只猫，更

要对人、对人类社会有

深刻的理解。人是万物

的灵长，他们之间更可

感知、更可交流。在广

阔深渺的生命世界中，

有很多生命的情感模型

是 一 样 的 。 有 研 究 表

明，连小鸟都和人极为相似：它也会

高兴和忧郁，受到打击也痛苦，也需

要爱；它也会因为情感的问题，内分

泌发生变化。有人家中的布偶猫，20
多天没见主人，结果得了抑郁症。动

物的情感模型，很大一部分和人是一

样的。凡生命都有许多相似性，只是

外表不同。我们对人、对人性、对社

会层面的理解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理解

深度。

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经验，是理解

万物的基础，也是进入它们的重要路

径。尽管道理上是这样，我们却不能

因此而荒废对“异类”的研究，不能以

人间的所有经验来代替它们。动物

仍然有特别的、不可与人比拟的、从

外观到表达到各种生活习性的种种

复杂性。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毕

竟多，成年人整天和人打交道，而童

年跟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命打交

道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要在理解

人的前提下，努力地去理解动物。

英国作家波特擅长写兔子，关于

兔子的童话让她一举成名。因为她

一直在研究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

看来童话写作要建立在对动物特殊

的、深入的交流和接触

的基础上，这是非常关

键的。

我们的童话写作现

在面临的问题，在我看

来 第 一 来 自 简 单 的 模

仿，第二来自对童话创

作难度的误解。真实的

情况是，它比其他作品

更难写。由于写作者习

惯了表面化的模仿，看

到一些所谓的童话畅销

书广受欢迎，就照葫芦

画瓢写起来，认为没有

比这再简单、再容易成

功的了。这会造成一种

极大的浪费。

我们写童话要极其

小心。有多少童话是合

格的、在基本水准之上

的？可能远远不如我们

想象的多。为什么？因

为太难了：貌似简单的

东西，往往是最难的。

面对童话这种体裁

的选择，要非常谨慎，要

想好有没有能力把面前的重物托举

起来？它是一次沉重的托举，绝不是

看上去那么轻松。写小猫、小狗、小

鸟、蚂蚱，多简单。它们的体形比较

小，灵魂就一定是轻的？不，当我们

接触这些“异类”的生命和灵魂时，会

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面临的表

达和描述的任务，将是极其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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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以前，我就渴望有一天，能

走进这个校园，能站到这块试验田边，

吸 几 口 这 里 的 空 气 ，闻 一 闻 泥 土 的 芳

香，体会一番袁隆平科学探索历程上的

苦与乐。

这 一 天 ，这 个 埋 在 心 底 多 年 的 愿

望，终于实现了。

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我们缓步朝

这个校园走去。两根上了年纪的砖柱，

托起一个拱门架，这就是当年这座农校

的校门。右边的门柱上，悬挂着一块白

底黑字的牌子：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

进入校门，迎面就看到一块巨石上刻着

袁隆平亲笔书写的两行字：杂交水稻发

源地，安江农校纪念园。旁边的标语碑

上，映出一行袁隆平的手迹：愿天下人

都有饱饭吃。

我们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刚

才一路看到的这些话、这些字，如一丛

丛 火 苗 ，在 我 的 心 间 跳 动 ！ 一 股 股 思

绪，在心胸里滚动。

32 年前的一天，省里交给我一个任

务，要我去采访袁隆平，写写他。

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招待所

住了一个星期。袁隆平太忙了，根本安

排不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我只好

先从外围入手，与他的助手、学生、身边

的工作人员交谈，了解情况。7 天里，他

只和我见了两次面，每次不到两小时。

就是这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中

国杂交水稻之父》，发表在 1995 年第二

期的《当代》杂志上。从此，这位脚踏实

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就

鲜活地立在我的心里了。

1953 年 ，袁 隆 平 从 西 南 农 学 院 毕

业 ，被 分 配 到 雪 峰 山 下 的 安 江 农 校 任

教。 1962 年，他带领 40 多名学生到黔

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和劳

动锻炼，住在生产队干部老向家里。当

时，队里刚刚收过稻子，老向家却一日

三餐中两餐都喝粥。“不是刚刚打了谷

子吗？”袁隆平有点不解。“不够吃啦！

不从现在省起，明年春荒怎么度过？”接

着，老向叹息一声，又说，“要是每亩地

能产 800 斤、千把斤，该多好啊！我们就

不用饿肚子了。”老向的这一声叹息、这

一句话，如一记重锤，重重地砸在袁隆

平的心上。一个要让“天下人都有饱饭

吃”的梦想，就是这时候在袁隆平心里

萌生的。

我们在校园里缓缓地走着。前面

出现了一片水田。陪同我们参观的朋

友 突 然 伸 出 手 来 ，指 着 这 丘 水 田 说 ：

“袁 隆 平 当 年 就 是 在 这 块 田 里 发 现 那

株天然杂交水稻的。”

“啊！”我们不由得停住脚步，凝视

着面前的这丘水田。水田刚刚犁翻平

整过，还没有插上禾苗。这时，被水漫

盖的田面，明镜一般，在阳光下散发出

耀眼的光芒。

此刻，我的思绪，一下子又跳到了

那一次采访上。

某一天，袁隆平在学校的一块试验

田里，意外地发现一株禾苗长得特高特

粗，大有“鹤立鸡群”之感，四周的禾苗

在它面前黯然失色。一时，他惊呆了，

喜煞了，在心里直喊：奇迹！

奇迹！

他 一 下 子 捧 起 这 蔸 禾

穗，细心地一穗一穗地数着

上面的谷粒。每一穗上都有

一百七八十粒稻谷。他满心

期待来年这些稻谷播下去，能给自己带

来喜讯。

哪知，第二年，含苞抽穗时，禾苗却

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接着，有些

灌浆、撒籽了，有些还在抽穗、扬花，成

熟得早的早、迟的迟。几百蔸禾穗，没

有一蔸超过它们的前代。

他第一次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善 于 总 结 经 验 的 袁 隆 平 ，从 这 蔸

“鹤立鸡群”的稻穗中得到了启示：这是

一株天然杂交稻。只有找到远缘的野

生 稻 与 栽 培 稻 杂 交 ，才 能 有 理 想 的 收

获。此后，他们走出校园，到云南，到海

南，寻找着，探索着……

上世纪 70 年代的第一个秋天，静静

地来了。

海南岛的田野里，水稻开始抽穗扬

花。马上就要进行杂交处理了，可是要

到哪里才能找到野生稻呢？

这些天来，袁隆平翻山越岭，深入

到黎家山寨访问农友，到荒凉的田野里

四处寻觅。常常由于精神过于集中，蚂

蟥叮在腿肚子上，胀鼓鼓地吸饱了血掉

下来，他都全然不知。

这一天，袁隆平派他的学生也是助

手李必湖，到南红农场调查野生稻的分

布情况。李必湖与南红农场的技术员

冯克珊，在田间边走边谈。李必湖把袁

隆平的“利用远缘野生稻与常规栽培稻

杂交”的构想，详细地说给冯克珊听。

冯克珊被他们的精神感动，当

下就说：“我听人讲，有一个地

方可能有野禾。现在我们就去

那里找找。”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南

红农场与三亚机场之间的一座

铁路桥边。这里有一块沼泽地，一个水

沟边的杂草间，果然长着一片野生稻。

这时，野生稻正扬花抽穗，特征明显，很

容易与常规稻区别。它株型匍匐，茎秆

细长，叶片狭窄，穗头短小，穗上长有长

长的红芒。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把打开

水稻杂交之门的钥匙，就这样找到了！

袁隆平将这株雄花败育野生稻命名为：

野败。这是 1970 年 11 月 23 日。

1973 年，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小组，

以 及 全 国 许 多 的 农 业 科 技 工 作 者 ，在

“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的

杂交稻的科学思路指导下，终于培育出

了优秀的杂交稻。这一年，湖南省农科

院 1.2 亩试验田，亩产高达 1010 斤……

现 在 正 是 初 夏 ，校 园 里 一 株 株 古

香樟，新叶覆盖老叶，生机勃发。袁隆

平 爱 好 广 泛 ，多 才 多 艺 。 他 参 加 工 作

第 一 次 领 到 工 资 ，就 购 买 了 一 把 小 提

琴。闲暇时，他常在这片香樟林里，拉

响他心爱的小提琴。他在这个校园里

生活工作了 37 年，在这里娶妻生子，成

家 立 业 。 校 园 里 的 一 切 ，都 留 有 他 的

生命印记。

在 袁 隆 平 的 旧 居 里 ，我 们 看 到 这

样两句话：“我没有评上院士，说明我

条件还不够。我要努力工作。但我努

力工作，不是为了评院士。”“人身上最

值 钱 的 东 西 ，是 脑 袋 里 的 知 识 。 钱 够

用了就行了。多了是包袱。”联想到 30
多 年 前 采 访 时 有 些 还 不 太 明 了 的 地

方，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袁隆平离开我们 4 年了。那天是

2021 年 5 月 22 日 。 次 日 一 早 ，我 接 到

《湖南日报》编辑的电话，要我写篇怀念

文章。那时那刻，我有多少话想说啊！

不一会儿，我就写出了短文《端起饭碗

就想你》。

袁老啊！你走的时候，你心里的那

个“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梦，已经圆

了。你立志要种出“海水稻”，让国家大

片大片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丰产、稳产

的良田，这个难关也被你攻克下来了。

你那个“在禾下乘凉”的梦，在你的后来

者的努力下，也正在一步步接近……

到安江看“种”播天下
谭   谈

走出一楼小院门口，下台阶向右

拐，沿着围墙走到小区的一条散步甬

道上，一共 15 米的距离。

这里原本没有路，我买了 20 多块

椭圆形的青色踏步石板，均匀地铺在地

上，就成了一条稍稍带些弧度的小径。

石板小径的右边，是两米多高的

小院围墙，墙体下半截用砖砌成，上半

截嵌上木栅栏，有菱形的栅格。傍着

墙 根 ，种 了 十 来 棵 月 季 和 名 为“七 姊

妹”的蔷薇。它们柔韧带刺的藤蔓，攀

着几根插在地里的竹竿，缠绕盘曲，一

直爬到木栅栏的高处。5 月下旬，我粗

略数了一下，已经结出了几百上千个

大大小小的花苞。不难想象，当它们

绽放时，五颜六色的繁密花朵，衬着整

面白色的围墙，该是怎样的奢华酣畅。

这一景观将持续整个夏季。但此刻眼

前所见也足以动人——在它们的空隙

处，两株毛地黄正在开花，一株是桃粉

色，另一株是玫红色，成串喇叭形状的

花朵，吸引了个头颇大的黄蜂飞进飞

出，嗡嗡声不绝于耳。

小径的左边，是等距离栽种的几

丛 灌 木 ，分 别 是 一 棵 枝 叶 纷 披 的 丁

香 ，一 棵 圆 丘 状 茂 密 的 小 叶 黄 杨 ，一

棵造型清秀的天目琼花，根部被墨绿

色 的 聚 乙 烯 隔 根 板 围 成 圆 圈 。 它 们

也是一道分界线，隔开了外面的一片

空 地 ，那 是 一 处 规 划 中 的 绿 地 ，尚 未

植 草 ，到 了 夏 天 ，野 生 的 茵 陈 蒿 茂 盛

浓密，曾经藏下过流浪的橘猫一家。

在这几簇灌木之间的一处空隙，

我栽种了半米见方的德国鸢尾，正值

盛花期，数十朵蓝花闪动着丝绸般的

光泽，不辜负“蓝色妖姬”的绰号。另

外的间隔处种下的是一片萱草，叶片

轻 盈 飘 逸 ，等 鸢 尾 花 凋 落 后 ，它 那 金

黄 色 的 花 朵 将 如 期 登 场 。 在 灌 木 丛

的 外 边 ，我 挖 了 一 道 浅 沟 ，撒 下 了 格

桑 花 的 种 子 。 如 今 花 苗 虽 然 只 有 一

寸 多 高 ，但 它 的 生 长 速 度 惊 人 ，两 个

月后就会蹿到一人高，成为一道茂密

的屏障，茎秆顶端高举起素雅清丽的

各色花朵，在风中轻盈地摇曳。

石板小径的周边，则是地被植物

的 园 地 。 当 年 将 踏 步 石 埋 砌 在 地 里

后 ，我 蹲 在 地 上 ，在 石 板 的 两 旁 和 缝

隙 间 ，种 下 了 近 百 株 细 小 的 芝 樱 草 ，

它 是 能 够 过 冬 的 宿 根 植 物 。 深 秋 草

木 凋 零 ，它 浅 白 枯 干 的 茎 秆 紧 贴 地

面 ，头 发 丝 般 细 小 ，却 能 够 扛 过 零 下

20 摄氏度的严寒，春末夏初，地面又

绽 出 缕 缕 清 新 的 绿 色 ，一 天 天 长 大 ，

长到婴儿手掌般大小，开出娇艳的紫

红色小花。

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众多花卉

依照自己的生命节律渐次开放。打前

站的是丁香花，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

香 气 。 花 谢 后 结 出 一 串 串 深 褐 色 果

实 ，形 状 像 是 缩 微 了 上 百 倍 的 香 蕉 。

正在开花的是天目琼花，细小的白花

有着类似黄瓜的清新香气。接下来，

门口左侧的一株凌霄，会攀援上拱形

木门的顶端，在上面开出一簇簇橙红

色的艳丽花朵，灼灼闪亮仿佛燃烧的

火苗。

绽放与凋谢相继相续，石径上总

是有枯萎了的花瓣，星星点点。最近

散落路面的，是紫色的紫藤花，还有白

色 的 绣 球 花 瓣 。 它 们 在 石 板 上 滑 动

时，发出细碎的窸窣声。

这样低分贝的声音，人的听觉难

以觉察，但对昆虫们来说，也许就是雷

声滚滚？每次我走过小径，低头时总

会看到一些细小的生命，有蚂蚁，有蜘

蛛，有蚯蚓，有时还有多足虫，匆匆从

石板上爬过，像是受到了脚步声的惊

扰，时而停下片刻，仿佛思考什么。身

旁和头顶上，蜜蜂和蝴蝶飞舞盘旋，来

去倏忽。弹丸之地中有万千形相，芥

子之微连接了须弥之大。

小径尽头，与小区甬道垂直相接

的地方，一片缓坡上，是一棵多年树龄

的山楂树。花开最盛的时节，晶莹玲

珑的白色花朵在阳光下闪亮，仿佛落

了一树的白雪，凑近看，细碎的五朵花

瓣里，黄色的花蕊格外鲜明。如今繁

花落尽，花托处结出暗绿色珠子一样

的果实。

端详中，我的目光穿越了时光，望

见它们已经长成密密麻麻的果子，被

浓密的绿叶映衬着，闪耀出深红色的

光亮。

十五米长的花径
彭   程

当万亩滩涂的黑泥油涌动时，村

民们便开始卷袖忙活。

首先登场的是跳跳鱼。村民身怀

绝技，把脚踩到泥洞里，踩出一汪水

来，就能判断跳跳鱼在哪个方位；打个

洞，凭娴熟的技巧，逐一收入囊中。跳

跳鱼可酒炖，可做捞面，也可以用稻草

熏成鱼干。随着节气的推进，海涂里

的“冬虫夏草”——沙虫、补气血的血

蛤、不带沙子的泥螺、以只论价的“望

潮”等滩涂尤物纷至沓来。

沿海岸线逐浪耕海，也是讨小海

的一部分。渔民驾船往海里投放地

笼，两到三天收网一次。收获的品种

各式各样。量最大的是八爪鱼，上百

斤在船舱里蠕动翻滚，到了厨师手中，

用 力 摔 打 几 下 ，就 能 炒 出 弹 牙 的 佳

肴。还有青蟹，可以清蒸、酒炖、红烧，

中秋前后最为肥美。各种小黄鱼、豆

腐 鱼 、沙 丁 鱼 和 多 种 贝 类 则 无 法 枚

举。若是有一两条自投罗网的石斑

鱼，更是让人喜不自禁。

我熟悉的乡民老徐，是滩涂养殖

的好手。一个下午，我遇见他穿着油

布衣裤，从滩涂里带回第一茬泥螺。

村口的桃花正盛，这时的泥螺也叫桃

花泥螺，用青椒和洋葱切丁爆炒，能嗍

出满面春风。老徐养青蟹、蛏子、蛤

蜊、对虾，有规模颇大的蛏田。蛏子是

海田里的荷花，虽浴泥而居，清洗后却

白嫩丰腴。

我 与 朋 友 一 行 在 老 徐 推 荐 的 一

家餐厅品味“滩八鲜”，吃到学名叫四

指马鲅的海鱼。它样子像鲈鱼，当地

人有鉴别的口诀：“四指马鲅认准胸，

四根丝条像小弓。”

在这家餐厅，我第一次品尝到臭

梧桐叶汤。臭梧桐是长在岛上的野

菜，其貌不扬的嫩叶，做出的野菜汤清

香爽口。我还第一次见到吃蝤蠓的蝤

蠓虎，这种生性凶猛的鱼类，摄食鱼虾

蟹贝，味道自带海鲜甘甜。还有长在

礁岩上的海草，颜色翠绿。黄色褶牡

蛎生吃，蛎肉用矿泉水淋一下后凉拌，

鲜味逼人……这里的“滩八鲜”何止八

鲜，据说各家餐厅“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各有特色。

滩八鲜
叶   青

麦子黄了。

一望无际的麦田在晨风里翻涌，麦

芒齐刷刷刺向天空，像是大地举起的千

万支金箭。

与往年不同的是，井台边磨镰刀的

“噌噌”声，已被远方地平线传来的低沉

却渐次清晰的轰鸣取代。那是拖拉机队

前导车的引擎声，预告着一场声势浩大

的麦收来临。

小雷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用力伸了

个懒腰。一夜奔袭数百公里，他的眼睛

里 布 满 血 丝 ，脸 上 却 写 满 兴

奋 。 小 雷 是 农 机 手 ，是 个 90
后，高中毕业后就一头扎进联

合收割机的世界。他黝黑的皮

肤在晨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

手臂肌肉线条分明。

村道热闹起来。不再是扁

担钩子碰撞的叮当，取而代之

的是卡车在田埂压出的闷响，

以及联合收割机那庞大身躯与

地面摩擦的吱嘎声。一辆辆巨

型机器在村民好奇又敬畏的目光中，缓

缓驶入村口的空地。它们身上还带着山

东或河南的泥土气息，那是它们刚征服

的另一片金色海洋。

小雷爬上庞大的联合收割机。这台

绿色的“巨兽”，比两间平房还要高大，钢

铁的关节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他抚

摸着操作台，像对待一个忠实的伙伴。

机油味、柴油味，还有一丝金属的腥气，

混杂成他最熟悉的“麦收味”。

“轰”，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引擎被

点燃了。那声音不再是拖拉机零星的突

突，而是像一头被唤醒的猛兽，发出低沉

而持续的咆哮。麦田入口处，机器的宽

大割台缓缓放下，如同张开的巨口。

割刀飞速旋转，发出“嚓嚓”的密集

声响，麦秆被瞬间斩断，整齐地倒入机器

深处。麦穗被脱粒，金黄的麦粒如瀑布

般从机器的输送口喷涌而出，直接灌进

并行的运粮卡车车厢。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漫天扬起的麦壳碎屑和灰尘，在阳

光下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小雷坐在

驾驶室里，专注地盯着前方的麦田，双手

熟 练 地 操 控 着 方 向 盘 和 操

纵杆。

“他们像追着太阳跑，从南

往北，一刻也不停歇。”老庆叔

不知何时站在我身边，他佝偻

的腰身，曾是这片麦田最忠实

的丈量者。他手中的镰刀，如

今更多是用来清理田头地角的

杂草了。

“龙口夺食哩！”老庆叔忽

然抬高了声音。这句古老的谚

语，在今天有了新的解释。以前是人与

天争，现在是机器与天争，与时间争。

夜幕降临，麦收仍在继续。联合收

割机头顶的射灯和卡车车灯亮了起来，

像两排移动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下，

把收割机前方的麦田照得亮如白昼。小

雷只扒拉几口饭，又钻进了驾驶室。这

片麦田收完了，还有下一片，再下一片。

他们是麦浪上的“追风者”，是高速公路

上的“候鸟”，赶着季节，追着成熟。

“明天一早，我们就得往北走了。”他

声音有些沙哑，但眼神里带着收获的满

足，“下一站，河北。”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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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顺，是一个村庄。这个名字里带

着几分谦和与静美，仿佛是山间清风拂

过的细语。小顺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

云和县的深山里。在一个小满落雨、梨

花初结的日子，我们应一位朋友之邀踏

访了这个宁静的小村。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小顺。上世纪

30 年 代 末 ，正 值 抗 日 战 争 烽 火 连 天 之

际，一位伟人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他

来到浙江铁工厂，发表了“工人顶天立

地”的抗日演讲。这位伟人，正是我们敬

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因此，小顺在中国

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我们此行，却是为了另一位女性

——军旅女作家王秋燕。她曾是原总装

备部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退休后回到家

乡，在小顺兴建了“航天文学角”。大门

右侧矗立着 5 枚航天火箭的模型，那不

仅是对她军旅生涯的纪念，也是她对航

天事业的深深眷恋。

王秋燕是从小顺走出去的航天女

兵 ，也 是 小 顺 这 片 土 地 养 育 的 文 化 之

花。她以藏族牦牛皮包裹的陈年藏茶款

待我们。乡亲们则以刚刚摘下的杨梅和

李子招待我们，果香与茶香交融，带着浓

浓的人情味。

云和县，我也是第一次踏足，却牢牢

记住了它的八字定位口号：“万里挑一，

童话云和。”何谓“万里挑一”？当地朋友

说，无论是人口还是面积，云和在全国的

占比都约为万分之一，这也许只是数字

上的巧合，却成了自信的标语。而“童话

云 和 ”更 让 我 这 名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心 生

好奇。

在云和的一家企业，我真正感受到

了童话的气息——这里是国内木制玩

具的重要产地。我看到展厅里《一块木

头的自述》，展板前是一头木制的长颈

鹿，它背后写着这样一段文字：“我是一

块普通的木头，生长在云和的秀山丽水

中，虽长于深山，但渴望改变，得益于云

和匠人的巧手实现华丽的艺术蜕变，让

我 立 足 云 和 ，遨 游 世 界 ！”事 实 也 是 如

此，云和不仅是中国木制玩具最大的生

产地，甚至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我坐在

展厅“童话”二字下合影，身边是两个巨

大的木制玩具，这一瞬间，我恍若置身

童话世界。

小顺，正是在这“童话云和”的庇佑

下，走过了它的历史长河。它的原址如

今已沉于云和湖之下，昔日的工厂车间，

也随波沉没在时间的湖底。

离开小顺时，瓯江水清澈见底。小

顺，小顺，你已在我心中扎根。何时我

再来？

小顺人家
高洪波


